
9
新华每日电讯/2020 . 6 . 5/星期五/第 453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刘小草 李牧鸣

邮箱：worthreading01@163 .com 电话：（010）88051377

版

沉睡南海深处八百余载的“古典繁华”
“南海Ⅰ号”要去往何方？为何沉没？船员有哪些故事？考古工作者仍在求解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较
早、船体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宋代
远洋贸易商船，华夏迈向远洋的实
物例证

●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整体
打捞方式展现在世人眼前，罕见的
迁移式保护，让大众得以“窥见”神
秘考古过程

● 海 量 瓷 器 、金 属 器 、漆
器……异域风格瓷器反映来样定
制、加工等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生产
方式，呈现南宋手工业和海洋贸易
的活跃风貌

●阿拉伯风格配饰背后可能
存在的复杂船员构成，展现一个流
动的海上社会——不排除曾有外
籍船员

●见证中国水下考古起步与
发展，每一步都打上“南海Ⅰ号”的
烙印，多学科拓展考古研究视野，
为后世留下可借鉴的考古模式

●知古鉴今，经验与教训关照
当下“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闪耀”古人智慧

本报记者黄垚、邓瑞璇、孟宜霏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
赵宋之世。”人们一直对遥远宋代繁荣的贸易和生
活景象抱有无尽想象。
 1987 年，一艘载有大量货物的南宋商船在广
东阳江市上下川岛西南海域被意外发现，800 多年
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段鲜活历史跃入人们眼中。

今年 5 月初，广东“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
考古发掘项目荣膺 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三十三年磨一剑”，“南海Ⅰ号”一路被高度关
注，终获“功名”。

“南海Ⅰ号”因承载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
化信息，多年来一直被业内高度关注。复旦大学文
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峻说：“‘南海Ⅰ号’首次
采用整体打捞方式，将船体和船载文物完整呈现，
为中国水下考古的每一步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南海Ⅰ号”从被发现到打捞上岸，经历了 20
年人员培养、技术经验积累和方案论证。2019 年
底，“南海Ⅰ号”船底“初现”，发掘工作进入收尾
期，预计 2021 年全部完成。而后，“南海Ⅰ号”将进
入漫长的保护、修复及研究时期，预计需要一两代
人的努力。

专家认为，“南海Ⅰ号”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
供了最直接有力的实物证据。后续深入的研究将揭
开宋代海上贸易路线、商品结构、船员生活等细节，
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从海里捞起来的“宋朝”

位于广东阳江海陵岛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内，一座玻璃“水晶宫”里躺着的古沉船正慢
慢展现它的本来面目。馆外，十里银滩上的游客闲
适地感受海水清凉，南海碧波无垠；馆内，考古工
作者正小心翼翼地探寻这艘古船的秘密。

测绘工程师向勤在巨坑里踩着淤泥游走在密
密麻麻支撑木船的钢管之间，生怕一不小心就会
碰下来一块船板；木船周围，工人们仔细清理着坚
硬的海泥，时不时会有零星的瓷碗瓷瓶“露出头
来”；他们的上方，还有不少同事拿着水壶为木船
喷淋保湿……

这艘已初见完整轮廓的木船就是“南海Ⅰ
号”。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较早、船体较大、
保存较完整的宋代远洋贸易商船。

和这艘船打了多年交道的“南海Ⅰ号”保护发
掘项目领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勇
对这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显得尤为平静。1987
年首次被发现、2001 年重启探查、2007 年将船整
体打捞出水、2013 年开始全面发掘……奖项对于
已经进入发掘收尾期的“南海Ⅰ号”迟来又笃定。
 “过了多年才申报考古新发现是出于稳妥考
虑。去年发掘完船体，才确认当初的打捞是真的成
功。”崔勇认为，随着明年“南海Ⅰ号”发掘工作正
式结束，藏在船上的秘密或将一一揭开。

但业内对此次获奖颇为兴奋。“把几千吨的东
西打捞上来不解体，在世界水下考古史上都是非
常突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
庆柱说，“南海Ⅰ号”整体打捞体现了对人类文化
的重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更是
多次评价“南海Ⅰ号”对中国水下考古的意义，类
似于殷墟对中国陆地考古。

清理出的木质船体残长约 22 . 1 米、宽约
9 . 35 米，被完整地包裹在钢沉箱内。“南海Ⅰ号”
在海下 23 米被发现时，船身大部分深深扎在淤泥
里。海下能见度几乎为零，且拨开淤泥后船体易受
损，单纯打捞文物难度极大。

尽管当时水下考古经验并不丰富，专家们还

是冒险提出了整体打捞方案——制作一个能将船
及周围淤泥一起装入的“容器”。用中空的双层沉
井下压，将船、载物和周围泥沙按原状固定在井
内，再在沉井上层底部穿引钢结构底托梁，上下分
离，上部成为沉箱，吊浮起运。

几乎与此同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也
开始动工，并为船预留了“水晶宫”的位置用于发
掘。“如果船没捞上来，博物馆就白建了；反过来博
物馆要是没建好，船捞上来不知道放哪儿，也可能
造成损坏。”崔勇说，当时两个项目的实施都冒着
很大风险。

反复论证后，2007 年 5 月，长 35 . 7 米、宽
14 . 4 米、重 550 吨的双层沉井终于“冲”入海底。
但经过加重下压，到穿引底托梁这个关键步骤时，
第一根约 5 吨重的底托梁插入后即发生侧弯。
 “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么粗这么坚硬的梁
都弯了。”项目制图组成员林唐欧回忆，当时想了
很多办法，将梁前端改小、用高压水枪等，前后折
腾 1 个月才将第一根底托梁穿引成功。后续的“海
底穿针”逐渐顺利起来。“出水的时候，约 5000 吨
的东西一下子让当时海况都变了，浪涌得很大。”

“9 个月的打捞，最后出水时并没有太大的惊
喜感，因为这不是中彩票，是一步步做出来的，这
个结果是必然的。”崔勇说，发掘的这些年，大家的
心一直悬在是否打捞完整上，“如果发掘到底部，
发现有底托梁穿过了船身，就失败了”。清理船体
外围海泥时，考古队员发现，船左舷离沉箱内壁最
近仅有半米。

冒险、魄力、细致，从 2007 年打捞上岸到
2019 年验证成功，崔勇和团队整整等待了 12 年。
他们将这艘神秘的古船连带着满载的货物、古人
生活的痕迹、多年在海底经历的沧桑尽数捞起，将
尘封海底 800 多年的宋朝海上生活图景呈现在大
家眼前，等待一一破解。

解剖“时间胶囊”

精良的制作工艺、先进的航海技术、熟悉的航
线，原本期待满船的货物将换来大量财富，却尚未
出国境就葬身海底，“南海Ⅰ号”的一切就此“凝
固”。如今，考古工作者在打捞出水的船体上，完成
本该在 800 多年前进行的卸货开箱。

“‘南海Ⅰ号’像个‘时间胶囊’，装满了宋朝生
活的方方面面，当初整体打捞也是为了把它作为
一个聚落来研究。”崔勇说，船就是一个小的等级
社会和生存单位，要研究其中经济、生活各个方
面。这艘船从哪里起航，又去往何处？出了什么事
故，又是何原因？“过去光顾着研究出土的东西，把
人给丢了。”

全面发掘 6 年多来，“南海Ⅰ号”清理出的文
物超过 18 万件（套），包括金器、瓷器、漆器、铁器、
钱币等。

“之前我们发掘出一个鹅笼，里面有 6 具完整
的鹅骸骨，也发现过羊、鸡等动物的遗存，说明船
员在船上饲养动物，同时这些禽类也能提供禽
蛋。”这与宋代《岭外代答》记载的“一舟数百人，中
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相吻合。
  项目库房管理组成员叶道阳说，船上找到了
橄榄、松子、香榧子等坚果核，腌渍的杨梅，胡椒等
调料，还有冬瓜籽和稻谷……说明古人在营养搭
配、食物保存方面已有一定经验。

石砚、印章、铜镜、木梳、观音像、砝码、秤盘、
试金石……宋人在船上的日常生活展现得更加生
动。有趣的是，“南海Ⅰ号”还曾发掘出阿拉伯风格
配饰，让大家对船上的人员构成有了更多猜
测——是否有外国商人借此船往返于两地之间？
抑或这些都是货主的私人物品，只是用来彰显他

走南闯北丰富经历的工具……
这些年，发掘出的海量器物让考古队员对

“南海Ⅰ号”有了更多的猜测和了解。从瓷器、钱
币上的印记、墨书，考古队员推测“南海Ⅰ号”是
从泉州港始发，可能沿着宋朝熟悉的航线，前往
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地区。

“在已发掘出的几万枚钱币里，我们判读了
所有年号，发现最晚的一枚是淳熙年间的。同时
又根据一件瓷罐上的‘癸卯’墨书，推测这艘船
最早出发的年份可能是公元 1183 年。”项目发
掘组成员肖达顺说，为何这艘商船会在熟悉航
路的近海沉没，多年来业内一直有各种猜测。

“当时的货船每年 10 月左右借助东北季风
出航，次年春天回程。”崔勇说，出航的季节能够
排除台风的影响，但偶尔强劲的东北季风也能
让船舶遭遇灭顶之灾。久远且捉摸不定的自然
因素已经无从知晓，但他认为船上货物的装载
方式或许是沉船的一大原因。

由于在海水中浸泡过久，发掘出的船体甲
板几乎荡然无存，裸露出深浅不一的船舱共 15
个。隔舱板让每个船舱形成严密的舱室，既防水
串舱，也有助于货物装载整齐有序。为节省空
间，瓷器按成摞捆包、套装、对搭成组等方式细
致巧妙地包装和码放起来，体现出宋人丰富的
装载经验和精明的经商手段。

作为一艘尖底福船，“南海Ⅰ号”将瓷器装
在底部靠近龙骨的位置，铁器则放置在上方，这
样不仅能提高船的舒适度，还能降低瓷器货损
率。但上重下轻也让船舶在遇到大风时毫无“抵
抗力”。

古人出海谋生不易，对空间利用自然“锱铢
必较”，但精打细算的利润里也包含着丧命的风
险。“当时出海的人都满怀挣钱的喜悦，显然这
艘船是等不到这笔钱了。”崔勇说，古人以这种
悲壮的方式，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最重要的文物就是这艘船”

“水晶宫”玻璃墙外侧，不少孩子踮着脚努
力想要看清墙里侧的人到底在做什么，眼中写
满好奇。尽管他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其中奥秘，
但难得一见的场景已经深深刻在脑海中。

作为遗址类博物馆，“水晶宫”的透明设计
让大家得以“窥见”神秘的考古发掘过程，实现
了设计之初“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的构想。
站在“水晶宫”外侧或顶部，人们能够清晰看见
考古工作者发掘、测量、清洗、装载……发掘出
的文物被浸泡在各种溶液中，一箱箱在周围摆
了好几圈。“很少能看到这么‘原生态’的文物。”
一位观看的游客说。

整体打捞为迁移式保护打下基础。魏峻认
为，“南海Ⅰ号”把保护和发掘放在同一个时间
段进行，最大限度保存了考古过程中的各种信
息，也是一种考古观念的转变。而做到这一切，
专家之间有过无数次争论。

“南海Ⅰ号”打捞上岸后，一个个谜团催促
着人们对沉船进行发掘。但巨大沉箱内塞满的
淤泥裹着的是一团未知，谁也不敢轻易下手。
“我当时主张完全在水下发掘，保护压力会小一
点，对考古展示和水下考古学科建设都有利。”
崔勇回忆，当时陆地、水下、饱水三种方案针锋
相对，每一种都史无前例。

经过 2009 年和 2011 年两次试发掘，专家
组最终确定在沉箱内实施“饱水发掘方法”。这
样一方面便于利用成熟的田野考古技术，同时
又可防止因环境剧烈变化而造成船体及船载文
物损害。“现在看来这种方法更好。”崔勇说，自

己在发掘方案上是“主动认输”的。
全面发掘开始后，现场分成发掘组、文物保

护组、测绘组、工程组等，环环相扣、互相配合。
玻璃墙外的游客看热闹，墙内的门道却千丝万
缕、错综复杂。越来越熟练的配合逐渐加快了发
掘进度，之前几年每年发掘提取文物 1-3 万件
（套），到 2018 年一下子发掘超过 10 万件（套）。

“大量清理出的文物一下子就把压力转到
了保护上，不同种类的文物问题纷繁复杂，对我
们提出了‘全科医生’的要求”。项目保护组成员
陈岳说，这些文物泡在海里 800 多年，和陆地出
土不一样，要根据材质进行不同的处理。单单
10 多万件瓷器的脱盐，就是日夜连轴转的大工
程。同时，海量碎片的拼接修复、漆器加固、粘连
金属器的分离等也考验着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智
慧和耐心。

“不过最重要的文物就是这艘船，也是保护
难度最大的。”项目保护组组长、中国文化遗产
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所副所长李乃胜对船体修
复格外重视。800 多年前的古沉船实属罕见，但
装载大量铁器的“南海Ⅰ号”大多数船舱都被铁
器凝结物腐蚀过，出水后环境改变更使得铁锈
加速滋生蔓延，加上微生物病害，木船构件的纤
维素都有不同程度的降解。

于是，现场发掘更加小心翼翼。木船被横纵
交叉、外部套上塑料、接触点垫上泡沫的钢管支
撑起来。木船上方，严密覆盖的喷淋系统不时喷
洒溶液，将水分固定在木材表面和内部，抑制使
木材降解的微生物种群，有效防腐。保护组还适
时评估船体几十个监测点的受损情况，并采取
针对性保护措施。

“文物发掘结束后，我们会逐步洗去船体的
淤泥、表面凝结物，主要是脱除铁锈这个大难
题。”李乃胜说，在这期间他们会实行分舱保护，
把铁锈舱和别的舱完全隔开，避免“交叉传染”。
啃完这块“硬骨头”后，就能做船体填充、加固、
干燥和缺失修复了。

李乃胜将这些复杂过程说得举重若轻，但
仅清洗、脱盐除锈这一环节就需要 3 到 5 年左
右，填充加固及干燥更是要 10 年以上，整个保
护过程可能需要一两代考古人、文物保护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

与漫长的文物保护同时，另一项工作也
在有序进行。每天，只要船体多清理出一层，
向勤和同事就必须实时进行测绘，采集“点云
数据”和“纹理数据”。这项工作他们从 10 多
年前开始准备，至今一直伴随发掘。“船体工
作面狭窄、支撑很多，尤其是左舷特别窄，稍
微胖点的人都过不去。”向勤告诉记者，预计
明年就能做出船舱整体的三维数字化成果。
目前，他们每周都要测量一次船体是否有偏
移、收缩等情况，同时海量文物也等着“收获”
自己的测绘数据。

“我们希望尽最大努力还原这艘船。”崔勇
说，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能够逆向还原“南海Ⅰ
号”，不仅能够将文物“拆”下来，还能知道怎么
按原样“放”回去。“这能够为以后的发掘提供技
术和经验指导。同时‘南海Ⅰ号’也会是一个强
大的文物比对系统，今后别处若出土相似但无
法断代的文物，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南海Ⅰ号”与中国水下考古

美国作家盖瑞·金德在描写“中美洲”号沉船
的作品《寻找黄金船》中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
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
“南海Ⅰ号”的这个句号画得尤为漫长和艰辛。

崔勇至今都无法忘记自己第一次潜入海底拍
下“南海Ⅰ号”的那个瞬间。2002 年 4 月的一天，
崔勇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入海，本来能见度不高的
海底这天却突然迎来了一个清水团。“一下去我就
看到船了。”按捺住兴奋，崔勇小心地将船露出部
分前前后后拍了个遍，生怕动作幅度稍大都会搅
动眼前的“清明”。这段 20 分钟的影像后来成为
“南海Ⅰ号”唯一一段在水下的视频。“之后再也没
遇到这么清澈的时候了。”

崔勇是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队员之一，他现在
仍保持着每年潜水的习惯。和他一起参加首批培
训的同僚，大多都在业内发挥重要作用。30 多年
前，这一切都还是空白。

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源于一个偶然契机。1984
年，一个英国盗宝者在中国南海海域找到一艘沉
船，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船上瓷器。当时两位
中国专家带着 3 万美元前往，几天下来却连举牌的
机会都没有。沮丧回国后，他们撰写的报告得到国
家重视，中国水下考古发轫于此。

1987 年，崔勇和一批同样年轻的考古队员加
入了我国第一批水下考古培训。他们经过日本水
下考古专家“扫盲”，又在与澳大利亚联合举办的
考古培训班学习后，基本掌握水下考古知识和技
术，但这对于发掘“南海Ⅰ号”还远远不够。直到通
过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等水下考古项目积累
经验，他们心里才渐渐有了底。

“后来我们顺利进行了整体打捞。从这艘船发
现到发掘完成，用了 30 多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
仅有的。”崔勇认为，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每一步
都有“南海Ⅰ号”的烙印。“若以后遇到保存较好的
沉船，这个模式可以借鉴，但具体方法不是最重要
的，目的还是最大限度提取信息。”

目前，中国水下考古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培
养体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
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介绍，现在原则上每隔 2-3
年举办一届培训班，目前已举办了 8届，共有 145
名水下考古队员获得相应资质。“从 2017 年开始，
我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募国际学员参加培
训，来自柬埔寨、泰国、伊朗等国家的队员都加入
了我们，并获得证书。”

“此前，中国对于古沉船考古所采用的技术和
手段都是向外国学习的通用方法。随着‘南海Ⅰ
号’出现，中国为了发掘和保护文物，逐渐研究出
一套先进的技术方法。”魏峻说，海洋工程、环境、
气象、测绘等学科加入，加之现代科技运用不断增
多，多学科结合的水下考古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
域，对文物和古代社会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知古鉴今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文明交流互鉴

“东西南数千万里，皆得梯航以达其道
路……”若未遇意外沉没，“南海Ⅰ号”本该满载丰
富的南宋特产，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交汇。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高潮也有低潮，宋代尤
其是南宋时期算是一个波峰状态。”魏峻说。

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
和我国古代贸易的记述甚多。但古代重要的外销
商品如丝绸、茶叶等保存不易，且外销瓷器大多散
落在国外，“南海Ⅰ号”无疑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造
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研究提供了难得
的样本。

“清理出的不少器物款式新颖、技术先进且带
有外国风格，说明宋代手工业生产因海上丝绸之
路发展和海外贸易带动，出现了专门为国际市场
需求而生产的外销产品。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
等地的产瓷区，出现了来样定制、加工等与国际市
场接轨的生产方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
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说，唐宋元时期，中国在世
界海洋贸易中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船上发现了很多钱币，古代流入东南亚的中
国钱币以宋钱最多，固然是因为当时经济发达、海
外贸易繁荣，宋钱制作精美也是重要原因。”李庆
新说，当时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
家和地区充当了国际贸易通用货币的角色。由于
大量中国铜钱进入国际贸易，还曾引发过宋朝“钱
荒”。

尽管贸易发达、商品丰富，重农抑商的古代还
是鲜有对于商业的记载，古代商人在船上如何生
活，今人很难从史料中得知。“‘南海Ⅰ号’为我们
提供了很鲜活的资料，通过实物我们能研究它航
行的目的地、船员和商贩构成，也能对国家和地区
之间的经济文明交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魏峻
说，“南海Ⅰ号”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等考古资料
进一步发布后，才能将船上的秘密慢慢揭开。

除了揭秘“南海Ⅰ号”背后的故事，魏峻认为，
历史的积淀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当今“一带一
路”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通过“南海Ⅰ号”，我
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

透过“南海Ⅰ号”，我们能看到千百年来海上
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折射出的繁荣景象。

“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东西方沿海各国物
资交换的通道，也是文化交流的纽带。”李庆新说，
在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基调是和平交往、
互利共赢的，它的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沿海、沿线地
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明互鉴。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资源。‘南
海Ⅰ号’揭开的历史记忆，能够启迪我们与现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良好互动，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魏峻说。

▲大图：“南海 I 号”已清理出的船艉部分。 左下图：工作人员对“南海 I 号”上提取的古钱币进行清理。 右下图：船体上嵌入的瓷器。 本报记者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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